
移风易俗是一项有
难度的工作，陈规陋习既
不能靠行政命令“一刀
切”来禁止，亦不能坐视
不管，放任烦冗奢侈步步
升级。如何恰到好处地
引导？怎样做才能形成
长效机制？地方创新举
措是否真的能改变数千
年来的风俗习惯？请看
来自山东省巨野县的探
索实践。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婧

山东省巨野县麒麟镇前冯桥村83岁的村民史清
银身体硬朗、性格豪爽，不仅常在自家两亩地里干
活，还担任村里保洁员。9 月正是农忙时，闲不住的
史清银却因为赶上白事而放下手上的活计，他的母
亲——百岁老人史张氏在秋收前去世。

若是在十几年前，史老太太的丧事可要好好操
办，这是名副其实的“喜丧”。按老规矩，雕凤的棺材要
置办，9个菜品一桌的宴席要摆起，6个人的响班（乐
队）要请来，讲究的人家还要搭戏台唱大戏……根据
巨野县 2015年的调研，普通丧事需耗资 2万元左右。
同年，该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9925元。

在当下，史老太太的丧事前后办了三天，花费数
千元。史清银老人掰着手指合计，“我们兄妹几人分
摊下来，每家就出一两千元！”2021年，该县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030元。

撼山易，撼风俗难，白事的由繁到简不是一蹴而
就，尤其是在巨野县这样一个传统文化中心地带。
巨野县古系沼泽地区，因有大野泽得名。周属鲁国
西境，秦属砀郡，西汉初期置巨野县。历史悠久，旧
俗累积，人情厚重，“不厚葬老人就是不孝”的思想根
深蒂固，因此巨野县移风易俗工作在传统文化积淀
深厚的地区之中具有代表性、典型性。

巨野县政府从 2015 年开始倡导“白事一碗菜”，
即提倡放弃摆宴席大吃大喝的白事习俗，用大锅做
当地传统炖菜来款待参加葬礼的亲朋，来宾一人一
碗菜，配上白面馍就是一顿饭。经过数年讨论、倡
导，稳步推进白事简办，一步步撼动大操大办陋习。

移风易俗是一项有难度的工作，陈规陋习既不
能靠行政命令“一刀切”来禁止，亦不能坐视不管，放
任烦冗奢侈步步升级。如何恰到好处地引导？怎样
做才能形成长效机制？地方创新举措是否真的能改
变数千年来的风俗习惯？

近日，记者走进巨野县，探寻移风易俗基层实践
的真实情况。

一场白事一年粮
为何民怨大却难改变？

金秋时节，巨野县68万亩玉米正待收获，连绵的
玉米地一眼望不到头，收割机在地里驰骋，运粮车在
乡间道路上穿梭，满眼都是秋收忙碌的景象。该县
辖 15 个镇、2 个街道办事处，634 个行政村，总人口
110万，其中农村人口 67万，是典型传统农业县。在
和村民、村干部交谈中，记者深切感受到当地浓郁的
乡土气息。各个村落都有大姓存在，比如前冯桥村，
姚姓村民众多；太平镇郭坊村，大多数村民姓谷；龙
堌镇耿庄村，耿姓村民占比高达 90%；独山镇王桥新
村，王姓和周姓村民占全村的60%……一个村同姓村
民大部分沾亲带故，村民之间的情分深、亲情厚、人
情味浓。一家有事，一呼百应的情况十分普遍，尤其
是红白事。

“人一‘倒头’（当地方言，即去世），孝子贤孙都
在灵前守着，不得出门。从报信、筹办、下葬，到记
账、送亲朋……都依靠乡亲帮衬。就拿做席面来说，
我们这里人办红白事，都是村里主厨做饭，乡亲帮
厨，很少有人家去饭店消费。”前冯桥村红白理事会
副会长姚树彬告诉记者。

前冯桥村的主厨姚树申今年 71岁，从 19岁开始
担任主厨。“干了 50多年，从没有收过钱。这是老一
辈传下来的规矩，再忙也是帮忙。”姚树申爽快地
说。在郭坊村、王桥新村、耿庄村……记者在走访的
几个村庄里都能找到这样一位义务主厨，不仅每个
人都有拿手好菜，个别人还有厨师证。村里人给主
厨们起了个响亮的别称——焗长。

虽然有村里人义务帮忙，但在移风易俗工作开
展以前，办一场像样的葬礼依然花费不菲。在采访
中，在红白理事会任职的老人们一起回忆，逐渐还原
出一场像样葬礼的步骤。

第一步，报丧。报丧必须人送信，不得打电话。
如果是女性村民去世，其娘家可能在十几里甚至几
十里外。事主家也要委托得力的人跑一趟。亲属多
的人家得找数十人报丧。

第二步，搭灵棚，请响班、戏班子。响班需6个人
以上，大约要 1000 多元。戏班子根据人数多少和规
模大小价格不等，最普通的也要1000元以上。

第三步，支锅，买食材，宴宾客。在村里开阔的
场地或者自家门口用木板搭桌子。一席至少9碗菜，
讲究的人家要“三大件”完备，即鸡鸭、鱼、肉都要
有。郭坊村的主厨谷甲田介绍，2003 年村里人最讲
排场，“整个的肘子、整条鱼上桌是普遍的需求。”姚
树申则认为最讲究的白事酒席在 2000 年前后，他的
拿手好菜糖醋活鱼经常成为宴席上的亮点。一场葬
礼常常有数百人参加，至少需五六十桌酒席。麒麟
镇获麟集村主厨冯勋连介绍，曾经有一场白事多达
150 桌，800 多人就餐，帮厨要二三十人，仅食材花费
近万元并不罕见。

第四步，吊唁。这一环节最费钱的是孝衣、孝
布，来吊唁的远亲、同村晚辈都穿孝。有的村为了方
便，现场安排来宾扯几尺孝布裹在身上表示穿孝，有
的村当天要组织妇女现场缝制简易白衣供吊唁的亲
朋披上。白布通常100尺一卷，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
有时要用两三卷白布。有的人参加完葬礼，带回来
的孝布够缝一条棉被的被里。

第五步，火化，送殡，下葬。这一流程最难的是
“二次装棺”。当地有骨灰盒外套棺材下葬的习俗，
称为“成殓”。一个棺材两三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当
地有女性用雕凤棺、男性用雕龙棺的说法，有雕工的
棺材虽然昂贵，但很长事主家脸面，一度受到追捧。
王桥新村的村民回忆，该村出现过的最贵棺材价值2
万元。另外，送殡过程中，事主家要给亡者烧一套纸
扎，叫“送三”。纸扎也有很多种类，轿子、房子、桌
椅、家具……花样繁多不胜枚举，价格也贵得离谱。

第六步，圆坟。下葬后第二天，事主家添坟还要
摆席，宴请亲朋。

巨野县 2015 年下半年对乡村红白事进行调研，
调研组到 200 余个村庄走访群众近万人次。调研报

告指出，受传统习俗影响，广大城乡婚丧事大操大
办、铺张浪费现象尤为突出，破坏了社会风气，老百
姓意见很大。在丧事上，大操大办、“二次装棺”现象
普遍存在，一场丧事光摆酒席就要花费两三万元，一
口棺材动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有的群众说：“政
府再不管管这个事，我们都没法活了。”

不少人对白事大操大办心存不满，但轮到自己
家还是要操办。“为啥？怕被戳脊梁骨呗。老人去
世，后辈办得寒碜，棺材薄、酒水劣，就会背上不孝的
名声。”前冯桥村党支部书记姚元臣介绍。王桥新村
党支部书记王步连说：“其他人家遇白事都请客，我
家不请客？我不要面子吗？这就是村里人普遍的心
态。”其他几个村的村民也有类似说法。

中国法学会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清
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其才表示，乡村社会是一个熟
人社会，村里人的评价对村民个人有举足轻重的影
响。“红白事既是个人的人生大事，也是一项社会性
的活动，具有传统性和社会性。自己家有了红白事，
气氛越热闹，越意味着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得到本
村人认可。若是一场白事办得寒酸冷清，就会被冷
落、议论。普通人更倾向于多花钱买个好名声，这是
村民正常的心理。移风易俗工作为何要做，就是红
白事的特点所致，依靠村民个人难以摆脱这种社会
规范、社会评价的约束。”

一桌席只一道菜
能否满足群众需求？

旧俗在攀比心态和人情裹挟之下水涨船高，眼
看已经给农民群众的生活带来影响，移风易俗势在
必行，要从哪里破局？巨野县相关负责人介绍，坐席
就餐经调研是白事最大的开支，也是最浪费的项
目。同时，该县也了解到，龙堌、田桥、太平等镇的部
分村庄在办理丧事时有吃“一碗菜”的传统，既节俭
又不失体面。经过认真研究，巨野县决定从推行“白
事一碗菜”抓起，大力倡导丧事简办。

2015年，巨野县下发指导意见，将推广“一碗菜”
作为解决白事大操大办的“牛鼻子”。巨野县相关领
导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餐方式是移风易俗的
重要环节和标志，无论是一碗菜、大锅菜，还是一个
盆、四个盆，只要节省、卫生、不浪费，群众乐意接受，

我们就应该大力倡导推行。”
在推行“白事一碗菜”的过程中，巨野县首先以

宣传来打头炮，筛选“一人一碗菜，能省一万块”“喜
忧不大办，创业把钱赚”等 20 条通俗易懂的宣传标
语，覆盖了每个村居、每条主干道。

其次，倡导各村通过村民议事程序，将白事简办
写入村规民约及红白理事会章程。郭坊村村委会墙
上张贴着村规民约，其中提出白事简办，倡导就餐

“一碗菜”，提倡白事不用烟酒，如使用，烟限制在每
盒10元以内，酒限制在每瓶15元以内。耿庄村在村
民聚集休闲的广场上，用整面墙公示村规民约，其中
也有“白事一碗菜”的内容。

第三，在组织架构上，巨野县鼓励各村完善现有
的红白理事会，聘请有威望、懂习俗的村民担任理事
会会长、会员。村民的红白事由理事会从头到尾负
责，乡亲们提供公益服务。县里还多次组织“村居党
支部书记、红白理事会会长轮训”活动。在巨野县宣
传部提供的资料里，记者看到厚厚的“巨野县移风易
俗人才智库”手册，各村熟悉风俗的乡贤耆老皆榜上
有名。王桥新村红白理事会副会长张永安做了20多
年婚丧习俗方面的工作，讲起如何给亡人穿衣、净
面，晚辈如何辞灵等老规矩头头是道。前冯桥村红
白理事会给会员进行了分工，有人负责记账，有人负
责引导，村党支部书记姚元臣担任理事会会长，负责
统筹协调……每次都能把白事安排得井井有条。

另外，巨野县将农村主厨作为重点“攻坚”对
象。为确保食品安全，该县建立农村主厨定期培训、
定期体检机制，为全县800余名农村主厨免费赠送了
专业服装。

只有一碗菜的宴席，会不会因不好吃造成浪费
呢？记者采访时发现，各村主厨非常注重口味，这也
是主厨们的面子。经过几年的培训和实践，主厨们
做一碗菜都有自己的心得。谷甲田表示，现在办白
事都是当街支起直径一米的大锅炖菜，用猪肉、鸡肉
炖菜会比牛肉实惠，搭配油煎过的豆腐尤其适合一
碗菜，虽然麻烦但久煮不散且味道好。谷甲田从不
用粉条，“煮得久了，就把一锅菜都搞黏糊了。”但姚
树申觉得当事主家的预算不太高时，用粉条作配料
便宜好吃，“下粉条就得随做随吃，来多少人就下多
少菜，不能久煮。”如果预算够，姚树申就会多采购木
耳、蘑菇等价高的配料，肉也会多买。“别看都是一碗
菜，价格可以控制在七八元，也可以是 20元，丰俭由
人。”姚树申说。

记者走访得知，农村主厨们大多喜欢在一碗菜
中放适量辣椒提高口感，而且从食品安全角度考虑，
他们普遍放弃了豆角等有风险的食材。虽然只有一
碗菜，但做得精细也很受村民认可。

巨野县还对落实食品安全责任提出要求，村红
白理事会要承担起红白事的食品安全责任，由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做好培训和监督。据悉，巨野县“一碗
菜”席面未发生过食品安全事件。

其实，“白事一碗菜”改革在推行中也遇到过阻
力。耿庄村红白理事会会长王传坤回忆，2015 年冬
天，该村通过村民议事程序，在村规民约中增加了“白
事一碗菜”内容。2016年过年前，村里一位70多岁的
老人去世，赶上了新事新办的头场白事。“他儿子不同
意放弃宴席，说这样简办对不起他爹。我们理事会足
足做了一天工作。我跟他承诺，以后咱们村都这么办
白事，万无例外，他才松口。”王传坤说，有了第一次，以
后便没遇到过阻碍。据巨野县抽样调查，仅席面这一
项，每场白事可为事主节省6000元左右。

巨野县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白事一碗菜”在
全县行政村实现了全覆盖，被风俗裹挟的村民松了
口气——“村里不让大办，理事会不给办”就是最硬
气的简办理由。

纵观全国，以村规民约来破除旧俗的做法各地
皆有实践，可见通过村规民约对红白事进行约束，是
遏制大操大办的有效途径。

高其才表示，农村红白事的仪式和规矩寄托了
晚辈对死者的悼念及追思之情。大多数村民顺应大
操大办的传统规范，受困于社会风气带来的压力，不
一定心甘情愿。改变这些传统仪规只靠采取强硬的
行政手段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有了村规民约，那些碍
于情面的村民就有了挡箭牌。移风易俗工作要注意
两点，首先要符合村民自治的法定程序；其次措施要
合乎民意，避免‘一刀切’，更不能违法行政。

入棺下葬已千年
新规矩能否撼动旧习俗？

棺材支出是百姓办白事的第二大项。巨野县虽
推行火葬多年，但因群众有“二次装棺”的风俗，即用
棺材装骨灰盒下葬，耕地里大坟头的情况依然存
在。前冯桥村是较早提出取消棺材的村庄之一。

“我们村960人，人均耕地1亩。用棺材下葬，每
个坟头占地十几平方米，少说也得二厘地。2015年，
我们全村有二三百个坟头，所有地块都有坟头存
在。”姚元臣介绍，一副好棺材至少两三千元，贵的上
万元，还极易形成攀比之风，“好几千元买来棺材埋
到地下，老百姓心里清楚这是浪费，但没人敢带头废
除几千年来形成的习俗。”姚元臣说。

2014年8月，前冯桥村一位80多岁的老人去世，
成殓后，红白理事会组织青壮年抬棺送往墓地。姚
元臣听到群众议论，“这么好的棺材里就放个盒，有
啥用啊！”这时和亡者住在同一条街的徐培知老人喊
住他说：“我给红白理事会提个建议，以后别用棺材，
老人活着的时候晚辈伺候挺好就圆满了，少了这道
麻烦，给后人省钱、省地。”事隔多年，姚元臣回忆起
这段话依然很感慨。

2015 年初，前冯桥村为讨论取消“二次装棺”事
项多次召开会议，经充分讨论形成《前冯桥村取消

“二次装棺”意见（征求稿）》。村干部将意见打印成
纸质版，挨家挨户发给全村所有农户，让各户在15天
之内反馈不同意见或建议。“经过征集意见，全村只
有一户表示反对。我们上门询问得知，这户老人因
动脉堵塞坏死截肢造成感染已卧床一个多月。其子
女实际上赞成取消棺材，但怕赶上头一家成全村焦
点。另外他们也顾虑改革‘雷声大雨点小’，万一坚
持不下来，他家便成为笑柄。”姚元臣介绍。

村干部向该户村民解释，只要全体村民表决同
意，形成村规民约，保证不会半途而废。还说，老人
在世时晚辈已尽孝，全村有目共睹，就是出殡没有棺
材也不丢人。做通这一户工作后，经过全村农户表
决、签字，取消“二次装棺”正式写入村规民约。

在新规执行中又有村民提出，吊唁时面对个盒
子，“太寒心了”。为了让葬礼更有仪式感，前冯桥村
经讨论决定由村集体出资制作“公共棺材”。亡者的
骨灰盒放入该祭具供亲属吊唁，仅骨灰盒下葬。

前冯桥村村委会主任姚辉领回忆，棺材匠人听
说为了取消“二次装棺”要制作祭具，认为这是断财
路，都很抵触，“我们一说明来意，就被人家轰出棺
材铺，连水都不给喝。”姚辉领苦笑着说。后来一位
棺材匠人终于同意承揽“公共棺材”制作，但要求为
其保密。从 2015 年 6 月起，前冯桥村开始使用“公
共棺材”，这之后，前冯桥村新起坟地占地皆不超 1
平方米。

2016年以后，前冯桥村附近的麒麟镇温庄村、闫
庙村、后冯桥村、夏官屯村等也纷纷来借用“公共棺
材”进行殡葬仪式。

2016年 4月，巨野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县民
政局联合发出《关于开展解决“二次装棺”难题大讨
论的通知》，要求各村（居）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取消

“二次装棺”的方式进行讨论，形成解决方案。通知
强调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不搞一刀切，讨论完全
交由村民自主安排”。该县同时将前冯桥村等5个村
的典型做法下发给各村作为参考。

一时间，各村都开展了相关讨论活动，各自形成
颇具特色的取消装棺方式。比如，郭坊村彻底取消
抬棺，由晚辈抱着骨灰盒送葬；王桥新村一开始抬椅
子送葬，将骨灰盒放在椅子上，后来群众感觉不够庄
重，村委会制作了轿子用作祭具，将骨灰盒放在轿内
送葬；麒麟镇姚楼村制作小水泥棺用于送葬，每个不
超 200 元……在记者走访时，各村干部纷纷反馈，取
消棺材符合群众需求，难点都在第一家，只要这一家
工作做通，之后便没人质疑。

在取消“二次装棺”全面推广后，巨野县下发文
件倡导骨灰盒直接入土深埋，不留坟头。

不少村镇开始修建公共陵园，以减少丧葬对耕
地的消耗。郭坊村党支部书记谷训强带着记者走访
了郭坊村的陵园，这里有墓碑 2000 余个。陵园内有
青山小径、茁壮的海棠树、葱绿的草坪，有供烧纸扎
之用的铁炉，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每块墓地长70厘
米，宽50厘米。陵园管理员鲍甲旺介绍，以前一亩地
只够起三五个坟头，现在可以安葬 600 名亡者，而且
陵园交通便捷，亲人祭奠也比去田里方便。

经过数年探索，如今巨野县所辖各村已逐步实
现白事环节简化。比如报丧由人送信改为电话通
知，圆坟在出殡当天完成，不再另安排酒席。响班由
6人减为 3人以内，戏班彻底退出白事礼仪。烧纸扎
也简化为烧一个纸房子或纸轿子，原则上总价不超
300元。

以前一场葬礼数百人披麻戴孝的场面近年也彻
底改观，各村在修改村规民约时，逐渐对戴孝范围予
以限制。除子女、孙子女等近亲属之外，其他亲属都
以胸别白花的方式来缅怀亲人。孝服也出现了一次
性产品，一套只有几元钱。

有的村还为村民白事简办提供场所。比如，前
冯桥村花 10万元修建了占地 500余平方米的喜忧大
院。院内有厨房、桌椅，还有两口直径将近 1米的大
锅，为白事简办提供便利。

目前，巨野县农民群众办一场白事一般需 3天，
宴席、孝布、棺材等花费全面下降或取消，总体花费
通常为五六千元。

当问及简办白事，有没有对不住老人的愧疚？
史清银老人说了一句明白话：“请吃喝抬棺材，这些
有啥用咧？俺娘在的时候，俺们对她好，她走了亲人
们都挂念，这才实在。”

高其才认为，通过村民大讨论的方式逐步改变
传统风俗习惯的方式值得提倡。移风易俗要注意循
循善诱，固有风俗不可能全部推倒重来，村民也难以
接受，“一刀切”式的风俗习惯改革也是偷懒的行
为。科学合理的移风易俗是区别式、渐进式和延续
式、传承式、弘扬式的，既要摒弃陈规陋习，更要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应当尊重人民群众的风俗情
感，让新风新规和优秀传统风俗和谐共生。

当然，留给巨野县的移风易俗难题还有很多。
记者采访将要结束时，看到巨野县正在为移风易俗
的下一个目标——治理高价彩礼展开工作，部分村
庄已经将限制高额彩礼的内容写入村规民约。但要
想实现这一目标，仍需拿出驰而不息、久久为功的决
心和行动。该县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将是一场比治
理豪华葬礼更难打的硬仗。

不仅是巨野县，如何让新风尚和优秀传统风俗
和谐共生是每一个县、乡镇、村都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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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野县永丰街道的村居干部正在给村民宣讲村规民约中“白事简办”的
内容。 徐之坤 摄

在巨野县前冯桥村一场简办葬礼上，村党支部书记姚元臣（左一）致辞缅怀
逝者。 受访单位供图

巨野县的“一碗菜”白事宴席。 受访单位供图


